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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里的松山观
刘宗良

出攸城沿攸衡公路西行，鸭塘铺前面二公
里处，路左手边有座暗红色的牌坊，叫钟应门。
穿 过 钟 应 门 ，顺 水 泥 路 走 约 300 米 ，便 到 了 松
山观。

松山观建于 1771年，是我祖辈中一个叫刘帝
书的道士所建。它坐落在一个小山窝里，三面环
山，门前有个较大的水塘，四周全是高大的樟树，
大的可能要三、四人才能合抱。密密麻麻的枝叶，
把松山观环抱其中，既阴凉又肃穆。观内供奉着

“司空老爷”张真人夫妻塑像，两边各有两个高大
威猛的将士，头大如斗，眼若铜铃，小孩子进去往
往吓得直往大人怀里钻。后殿藏有一百多个小菩
萨，墙上画着许多壁画，非常精美。那时，很多人到
观里求拜，祈求平安。家有病人，到观里求碗水，据
说很灵验。我不明白的是，求水就求水，为何要在
地下抓把土放进碗里。久而久之，菩萨座前竟抓出
一个大洞来。

松山观历来有道士住观。我懂事时，住观道士
叫如刚，像个书呆子似的，因为没干过农活，所以
皮肤较白，力气也不大，讲话有点咬文嚼字。我们
小孩子淘气，在学校里学会了一支歌：五星红旗迎
风飘扬。放学经过松山观前的塘岸，见如刚道士站
在观门口，便齐声唱道：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如刚道士呵呵笑道：你们怎么坚强如我？后来农村
走合作化道路，如刚由道士变为社员，天天要在生
产队出工。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社员们也照顾
他，每天给他 7 分工分，跟妇女劳力一样多。如刚
也不计较，好在他孤零零一人，一人吃饱，全家不
饿。这样到了 1958年，办起了公共食堂，各行各业
大跃进，人们那股劳动热情空前高涨。修水利时，
连妇女也打着赤膊干，如刚道士哪受得了？因而他
多次被生产队长罚饿饭。我亲眼所见，有一次，如
刚不知做错了什么，到食堂吃饭，没吃上一口，就
被队长劈手夺过碗去，如刚怔怔地望着队长，两行
清泪流出。我也感到如刚可怜。1960年，如刚得水
肿病死了，年仅 30多岁。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松山观是个很好玩的地
方。四周高大的樟树上，分布着不少鸟窝，这是男
孩子显身手的场所。上学放学路过松山观，总想爬
到树上去，大热天时，爬到大樟树的枝桠上乘凉。
可惜这些参天古树，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都被
毁了。那时拆民房取木料炼铁，这巨大的樟树，理
所当然成了炼钢炉内的燃料。周围的樟树都砍光
了，松山观便独自孤苦伶仃地凄身在山窝里，我们
也失去了一个游乐场所，心里不免有点惆怅。但我
还是经常到松山观去，看看那些爬满墙壁的藤蔓，
采摘一些小花。

渐渐的，人们开始对菩萨有所不敬了。生产
队把松山观后殿改成牛栏，放养猪牛，还修了厕
所。那时如刚道士已死，生产队想怎么搞就怎么
搞，没人管了。菩萨没有香火享用，整天在臭气
中喘息。幸好观内有一住户，这家的主妇心地善
良，经常打扫殿堂，为菩萨洗脸抹灰。菩萨对人
们的不敬似乎也不怪罪，并没有降灾祸于人间。
我鬼使神差地在正殿大门上写：司空司空，日夜
不动，人家敬你，你在磕梦。菩萨认为我尚未成
年，不予追究。几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到处
都在破四旧。松山观建观 200 多年，又是封建迷
信之地，哪能容它存在？运动一开始，便有一批
人冲进观内，把大菩萨、小菩萨劈碎，一把火烧
掉，墙上的壁画也被铲掉，直到认为没有四旧痕
迹了，才扬长而去。

又过了 20 多年，当年修牛栏，劈神像的人及
他们的后代，幡然悔悟：松山观原来是文物古迹。
于是，他们组织了个管委会，广泛发动群众捐资筹
款，一座新的松山观在原址上拔地而起。比起老松
山观来，新观更加雄伟，更加金碧辉煌。它建有前
殿后殿，还是供奉着张真人夫妇塑像，不过殿内面
积比原来的大得多。数根水泥柱子支撑着殿顶屋
面，殿内香烟缭绕，终年不断，善男信女从四面八
方涌来进香朝拜，十分壮观。

以后，人们又陆续在大殿两边修建了偏殿和
耳房，大殿对面修建了戏台。那规模，那派头，比闻
名遐尔的阳升观还要大。那位在六十年代初期为
菩萨洗脸更衣的妇女，如今已是八十多岁的老妇，
还身板硬朗，前几年还独自一人住在观里，照旧为
菩萨洗脸更衣。现在年纪更老，怕是有些力不从心
了吧。

防疫战疫的“湘军经验”
周国长 张义

3月 14日，随着长沙市、株洲市、岳阳市最后
5例确诊病例出院，全省新冠肺炎住院确诊病例
实现了清零。湖南这个紧挨湖北疫区且两地人员
往来特别密切的省份，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考
下交出了一份尚算满意的答卷。

湖南人在历史舞台的集体亮相，肇始于清咸、

同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曾、左、彭、胡等湖南籍士绅
以文人领兵，转战南北，厘定乱局，立下赫赫战功，
“湘军”这一至今仍被频繁引用的称呼诞生。

巧合的是，几乎就在湘军转战南北的同时，瘟
疫也在湘军转战的区域频繁出现。一方面要在正面
战场寻求破敌之策，一方面，又要防治疫病以确保后

方稳固，吃得苦、霸得蛮的湘军各统帅，不但对敌作
战不乏可圈可点处，在疫情防治方面也摸索出了一
定的应对之策，尽管这些应对之策在若干年后的我
们看来多少有些粗陋，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疫
情的进一步扩散，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今日湖南疫情
大考的满意答卷提供了一份理论指导。

1854年，曾国藩编练的湘军
正式成军，赴两湖和江西同西征
的太平军作战。值得注意的是，
湘军在建立之初并无瘟疫出现，
笔 者 查 阅 相 关 文 献 ，未 发 现
1854、1855年间湘军军中有发生
瘟疫的记载。此后，随着战争的
频繁与战况的激烈，湘军军中开
始发生并流行瘟疫，且愈演愈
烈。1856 年，湘军援守江西以巩
固两湖，当时湘军因盛暑鏖兵，
热湿郁蒸，患病疫者达千余人之
多。次年，湘军将领王鑫率老湘
营三千余人至江西新余，转战数
百里，前后八战八捷，“见（现）在
病疟病痢，留吉水、藤田调养者
千余人。”

1856—1861 年 间 ，在 江 西 、
安徽两省同太平军作战的湘军
虽取得诸多胜利，但同时也发
生了多次瘟疫。1858 年，曾国荃
军克复吉安后，军中发生瘟疫，
甚至四年后他还记忆犹新。1861
年，在江西奋战的鲍超部、成大
吉部军中，瘟疫流行，军士勇夫
病患不断，此年瘟疫危害尤以
左宗棠部最为严重。1860 年，左
宗棠以四品京堂帮办军务，招
募 湘 勇 。次 年 ，他 率 湘 军 在 江
西、安徽两省屡战有功，7 月份
他在取得婺源大捷后，士卒患
病者愈半，营官及幕僚亦多患
疟疾，死者近千人。他在家信中
称：“我军七千余人，分驻景镇、
婺源，又疾疫繁兴，物故者不下
二百余，患病未愈者不下八九
百，勉能出队者不过三千余而
已。”“军中士卒长夫患虐痢者
几于过半，物故者亦多。”

1862年春，湘军对太平军发
动了凌厉的攻势。曾国荃自安庆
大举东进，进攻南京，鲍超部规
取皖南，左宗棠部攻取浙江。这
一年，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大规
模瘟疫流行，它是仅次于嘉道大
疫后有清一代屈指可数的几次
大疫之一，战况的激烈、民间瘟
疫的肆虐使当年的湘军不可避
免地遭到瘟疫的侵袭。

围攻金陵的曾国荃部湘军，
“此间军士不苦于强寇之肆扰，
而苦于疾病之纠缠，病者十之六
七，百人之中死者恒十二三人。”
当年 9月份，他在写给赵玉班的
信中慨然叹到：“军中人多苦疾
疫之纠缠，比戊午（1858年）夏秋
于役吉安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病而死者不少从前。”在皖南的
宁国，鲍超部湘军从主将到士
兵，几乎无人不病。兵勇多患泻
症、霍乱、烧热、虐疠等疫病，“半
月间，每营病故百余名不等”，随
后，营务处的甘晋致信曾国藩
说：“惟我军克宁郡（宁国）后，暑
疫大作，疾殁者十之二三，患病
者十之三四，其能出队者不及四
成。”在浙江，左宗棠部湘军，“惟

军中疾疫盛行，营官哨长几于无
一不病者，打仗出队不能满五
成，实为可伤，死者日以十数计，
长夫尤甚。”后经清查，左宗棠部
湘军因疾疫病死四千多人。就连
上海的李鸿章部淮军也不能幸
免，其部疾疫流行，病者十之六
七，亡者二三。

可见，同治元年（1862），湘
军军中瘟疫盛行已成为一个普
遍的现象。曾国藩对此不无忧虑
地说：“鲍超营中疾疫大作，勇夫
病者万余人，死者日数十人。张
运兰、朱品隆、唐义训各军，亦十
人而病其六七。曾国荃金陵营中
病者亦愈万数。左宗棠在浙，其
军病者亦复过半，每次出队不满
五成。”10 月 5 号，他又上奏称：

“大江南岸各军，疾疫盛行。宁国
属境内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
州次之。水师及上海、芜湖各军，
亦皆疠疫繁兴，死亡相继。鲍超
一军除已愈外，现病者六千七百
七十人，其已死者数千……”这
次大疫中，不仅普通士兵染疫，
甚至鲍超、李续宜、张运兰、曾贞
干等湘军将领都不能幸免，一些
将领还死于瘟疫，其中“功绩卓
著，未竟所用，遂至徂谢者，有九
十六员之多。”总之，此次大疫使
湘军“疾疫物故，万有余人，良将
循吏，折损孔多。”曾国藩为此忧
心忡忡，寝食不安，而湘军无日
不在惊涛骇浪之中。

1862年大疫后，湘军虽然对
瘟疫的预防有所注重，但因与太
平军在江、浙、皖等地继续作战，
故而疫病未能消除、平息，反而
发生了几次较大的瘟疫。1863年
夏秋间。在浙江，左宗棠部瘟疫
盛行，“蒋、魏各营哨无不病者
……，计在浙各营，惟蒋军可出
四五成队，敝军可勉出三成队，
魏军亦然……其余各小营则仅
二三成新募之勇，甚有仅能出一
成者，各营物故者动辄百数十
人。”“疱痢痧症死者将士兵勇长
夫合计不下数千，病弱骤难复元
者，几于十之七八。”左宗棠本人
则患虐痢长达两月之久，“精神
困敝，形容销铄，引镜自照，不知
何人。”刘长佑部湘军士兵亦大
多染疫，60%左右的士兵患上了
疟疾与痢疾。在安徽无为，江忠
义、席宝田两部亦因受瘟疫折
磨，苦求休息，“皖南守青阳七营
为疾疫所苦，形势危急。”南京附
近的鲍超部瘟痢传染，死亡相
继，后因无饷可支，逃跑者达千
余人之多，病者达两千余人。

天京城破后，太平天国运动
被镇压下去，湘军部分遭裁汰，
部分被调去围剿捻军，战争激烈
程度逐渐减弱，瘟疫虽有发生，
但是发生、流行的次数逐渐减
少。战事平息后，湘军再也没有
出现过大规模的瘟疫。

面对瘟疫的频繁发生，
湘军为了应付战争不得不采
取了一些防治瘟疫的积极措
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颁施药物，防救相济。
在疫病的流行期内，对

一定范围内可能感染疫病的
人群使用药物，可以防止疫
病的发生与传播。湘军部分
将领根据个人的传统中医学
知识采取了这种措施。1856
年，左宗棠在写给赵玉班的
信中就建议他多备蝉蜕、僵
蚕、生蜜、芒硝、大黄、黄连等
药品早做准备，以防炎暑疠
疫流行。1857年，王鑫在家信
中也称：“惟去冬太温，今春
夏多雨，男恐营中将来不无
疫痢，而辟温丹己将用罄，故
急请杨从七哥归家催制数服
以便急用。”随着战争的激
烈，单纯依靠某些湘军将领
的个人预防措施还是无法消
除瘟疫的发生与扩散，部分
湘军军中开始设立医药局预
防治疗。1859 年 6 月，曾国藩
派遣杨名声药局赴曾国荃营
中预防疾疫，救治伤病。但
是，湘军军中设立医药局是
极少的，它的主要措施还是
在疾疫流行时依靠当地的地
方官或乡贤对湘军士兵的救
治。如左宗棠在浙时，疾疫繁
兴，疟痢两门尤甚，乐平县令
柴维翰令人制药送营散给士
兵，而所需药资，就近从厘金
里支付。

二是延医购药，及时救治。
虽然湘军没有有效的预

防瘟疫的措施，但每当瘟疫
发生后，湘军将领还是想方
设法对患病士兵进行及时救
治，以保存有生力量，振奋人
心。具体办法：一是调养医
治。1857 年，王鑫部“病虐病
痢，留吉水、藤田调养者千余
人，”并散发自制的辟瘟丹给
兵勇长夫。二是就地购药甚
至外地购药医治。1861年，左
宗棠军在婺源流行瘟疫。由
婺源行抵段村，只两日路程，
而勇夫陡发疟疾者数百人，

“就此地尚有药物可买，勉留
三日医调”。1862年，“湘军大
疫，死者山积……，当是时，
群医傍午，病者方资休息。”

“近县之药既罄，乃巨舰连
樯，征药于皖鄂诸省。”

三是隔汰病患，募添新勇。
淘汰病勇，隔离患者，能

够切断疾病传染源，有利于
控 制 疾 疫 的 传 播 及 流 行 。

1862 年，驻宁国府鲍超部大
疫后，鲍超竭力整顿，将染疫
者、伤者安置城内休养，拣选
精锐驻扎城外。曾国藩也让
曾国荃效仿鲍超的方法，将

“病者伤者送江北，令在西
梁、运漕等处休养，专留好者
在营。又将病伤太多之营缩
而 小 之 ，或 以 二 营 并 而 一
之。”

招募新勇既可保持军队
战斗力，又可达到隔离病源
的目的。1863年，李榕部将各
营病勇淘汰，招补伤亡缺额。
同年，左宗棠部因“士卒死亡
病弱者多，乃调浙兵补勇缺，
既足供补辑之需，复可收练
兵之效。”

四是驱鬼祷神，优恤病故。
驱鬼祷神，是中国传统

巫术精神控制与民间信仰习
俗相结合的文化产物，也是
民间与军队中常用来消除疾
疫的方法。瘟疫流行时，湘军
将领采取了诸如画符、建醮、
赛神等方式，来祛除疾疫，振
奋人心。1862年，南京曾国荃
部湘军发生大疫后，曾国藩
在写给他的信中就让他“大
摊礼神，以驱厉气而鼓众心，
或亦足以却病。”曾国荃在军
中也确实采用过这种方法，
其具体做法是：“仿古傩礼以
赛神，钟鼓震天，尘埃满地，
体圣人神道社教之意，鼓 舞
众心，驱除疫疠之气。”

优恤病故，则可得人心
鼓士气，湘军对此比较注重。
1862 年湘军疫后，其战功卓
著者有九十六人因疫而死，
曾国藩为此上章奏请，“各照
原职原衔在军营立功后病故
列从优恤，其张运桂、黄庆等
五员战功卓著，钧请从祀湖
南原籍昭忠祀，以彰忠尽，而
资激劝。”

综 上 所 述 ，1854—1864
年间，湘军军中瘟疫的流行
程度是相当严重的，并对湘
军 以 及 当 时 的 社 会 产 生 了
很大影响。当时湘军将领虽
采 取 了 一 些 防 疫 与 救 治 措
施，但这些措施是零散的、
不成体系的，甚至还运用了
巫术等精神控制手段，这一
切 决 定 了 它 不 能 彻 底 地 克
服瘟疫这一痼疾。但其在面
对 未 知 疫 情 时 的 各 种 主 动
尝试，却值得我们肯定，也
一 以 贯 之 地 传 承 到 后 辈 湖
南人身上，并最终在这次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下 的 大 考 交 出
一份满意的答卷。

湘军瘟疫流行概况 湘军防疫战疫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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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传教士拍摄的湘军训练照

外国传教士拍摄的在战乱和疫情
的双重摧残之下流离失所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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